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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日余晖 晚晴异彩

— 元明清文言小说初探

李格非 吴志达

由说书艺术发展起来的话本小说
,

是我

国古白话小说的瑰宝
,

而志怪传奇 以 及某

些野史杂传等文言小说
,

也是祖国艺苑的奇

葩
。

唐人传奇是文言小说发展的丰碑
。

宋以

后传奇小说虽渐趋衰落
,

而艺海拾珠
,

尚有

珍奇
,

夕阳虽近黄昏
,

晚晴亦多异彩
。

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杂剧和散曲
,

传

奇小说只有清江宋梅洞的《娇红记 》可谓唐人

摘派
。

有些散文家的人物传记
,

可当作文言

小说来读的
,

为数也甚少
.

。

吴曾棋编 《 旧小

说况曾有所辑录
,

但从小说艺术的尺度来衡

量
,

尚不足快人心意
。

明清时代
,

白话小说

成了文学主流
,

但文言小说也并非绝响
。

明

初粗佑模拟唐人传奇
,

作《剪灯新话 )), 风靡

一时
,
仿效的人很多

,

李祯《剪灯余话 》
、

邵

景落《 觅灯因话》可算是其中的代表
。

尽管作

者是封建文人
,

但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来看
,

传奇小说之类的作品
,
言情志怪

,

与他们所

提倡的道学
,

大相径庭
,

因而遭到禁止
,

一

度沉寂冷落
。

到了嘉靖年间
,

随着城市经济

的萦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
,

学唐人小说的风

气又复兴起来
,

书估
、

文人相与造作
,

以至

传奇风韵
,

弥没天下
,

易代不改
。

及至清初

康熙年间
,

蒲松龄
“

用传奇法
,

而以志怪
” ,

创作《聊斋志异 》 ,

把文言小说推向了新的高

峰
。

以其进步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技巧
,

受到人们的激赏
,

声名大振
,

竞相传抄
。

鲁

迅把它与明末的志怪传奇作了比较
,

指出它

的独特成就
: “

明末志怪群书
,

大抵简略
,

又

多荒怪
,

诞而不情
, 《聊斋志异》独于详尽之

外
,

示以平常
,

使花妖狐魅
,

多具人情
,

和

易可亲
,

忘为异类
,

而又偶见鸽突
,

知复非

人
。 ” ① 时人起而应和仿效者众

,

涌现出一批

有才华的作家
,

写出许多传奇新篇
,

其中有

些篇章
,

甚至可以媲美唐人
。

较著名的
,

如

袁枚《新齐谐 》
、

沈起风《谐铎》
、

和邦额《夜谭

随录 》
、

浩歌子《萤窗异草》
、

管世滚《影谈 .))

冯起凤《昔柳撅谈 》 ,

备见《笔记小说大观 》
。

纪的不满意《聊斋志异 》的写作手法
,

主张尚

质翔华
,

追踪晋宋
, “

引经据古
,

博辨宏通
” ,

简淡自然
, “

不乖于风教
” ,

因撰华阅微草堂笔

记》以抗《 聊斋志异》 。

效法《阅微草堂 笔 记 》

而又有所变化者
,

亦不乏其人
。

综观明中叶

以迄清代乾隆
、

嘉庆之际
,

文言小说颇有复

兴气象
。

就这一时期某一作家的笔记小说集

而言
,

除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以外
,

一般来

说
,

思想性与艺术性都高的佳作
,

不算很多
,

但如果能选集各家精萃
,

暮云合壁
,

亦可蔚

为奇观
。

在我国社会发展史上
,

元明清已是封建

社会的末期
。

这一历史时期
,

在经济
、

政治
、

文化等各个方面
,

都有着显著的特征
。

一般

的说法
,

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
,

是在明

中叶嘉靖
、

隆庆以后出现的
。

而就手工业
、

商业的发达
,

城市经济的紧荣
,

市民阶层的

扩大来说
,

元代就已经相当可观了
。

曾在大

都侨居了二十年的意大利人马可
.

波罗
,

于

一二九五年回国后
,

对大都的盛况
,

作了具

体的描述
,

从中可见当时大都手工业
、

商业

经济的萦荣
,

商旅外侨之众多
,

珍宝奇货的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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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
。

大都的工匠
,

约有四
、

五万户
,

除了在

官营手工业作坊内劳动的工奴以外
,

还有许

多靠出卖劳动力糊 口的雇佣工人
。

杭州出现

拥有四五架织机
、

雇工十余人的丝织业手工

作坊
,

其雇佣工人
“

衣食于主人
”

并领取工资
。

实际上
,

这就是在封建社会母体中孕育着的

资本主义因素
。

这种因素
,

到了明代
,

随着
.

农业的恢复和发展
,

以及废除工奴制
,

降低

商税率
,

就很快地得以滋长起来
。

明中叶
,

商品货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
,

商业资本非常

活跃
,

商人往来各地
,

牟取厚利
。

蔡羽《辽阳

海神传 》
、

宋惫澄《珍珠衫 》 ,

正是这种社会现

象的写照
。

清初虽曾限制和打击工商业
,

但

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
,

在封建主义的重

压下
,

仍然茁壮地成长起来
。

明中叶就已经

出现的
“

机户出资
,

机工出力
”

的劳资关系
,

到了清代康
、

雍
、

乾时期
,

已是较为普遍的

现象
。

航海事业
、

对外贸易
,

空前萦荣
。

一

部分地方兼工商业者
,

成了暴发户
。

而延绵

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
,

已濒于衰亡阶段 , 尽

管清统治集团还处于鼎盛之时
,

但作为古老

的封建侧度
,

却已日薄西山
,

奄奄一息
。

从里

西通侧吐盆志感 》
、

钮璐《触胶 》续编《海天行 》

等传奇小说中
,

可从不同的侧面窥见明末清

初的时代特点
。

新兴市民阶层的壮大
,

形成一种社会政

治力量
,

从而使社会矛盾复杂化
。

除了农民

与地主这一对传统的矛盾以外
,

新兴市民阶

层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也 日趋尖锐
。

高启《书

博鸡者事》所描写的元至正年间 ( 1 3 4 1至 13 6 8

年 ) 江西袁州市民反抗封建豪强的斗争
,

张

溥《五人墓碑记》所描述的 明 末 天 启 七 年

( 16 2 7年 )苏州市民的抗暴斗争
,

都是早期的

市民运动
。

而封建统治的黑暗和腐朽
,

也 比

唐
、

宋以前更甚
。

这突出地表现在吏治的腐

败和人材的被埋没等社会问题上
,

也表现在

封建邪恶势力对善良人民婚姻家 庭 的 破 坏

上
。

前者如《工狱 》
、

《席方平 》
、

《书麻城狱 》

和《秦士录 》
、

《南宫生传 》
、

《大铁椎传》所揭

示的那样
,

冤狱遍于国中
,

才智之士无所用
。

后者如《 娇红记》
、
《爱卿传》

、
《翠翠传 》

、

《琼

奴传》
、

《贞烈墓记》
、

《睐娘》所描写的悲剧
。

这一时期在思想意识上的一 个 显 著 特

点
,

是以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为核心的人文

主义思想
,

与封建专制主义的程朱理学的矛

盾斗争
,

相当尖锐
。

这在对待封建权威
、

爱情

婚姻等问题上
,

表现尤为突出
。

程朱理学 以
“

三纲五常
”

为
“

天理
” ,

主张
“

存天理
,

去 人

欲
” ,

而以孔子为祟拜的偶像
,

君主为封建国

家的绝对权威
。

进步思想家
,

从元代的邓牧
、

明代的李蛰
,

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等人
,

则与

理学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
。

邓牧
、

黄宗羲

都对封建专制主义作了猛烈的抨击
,

矛头直

指封建君主
,

·

李赞则批判了对孔子偶像的崇

拜
、

反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
,

以
“

情
”

抗
“

理
” ,

讽刺了假道学
。

反映在传奇小说上
,

《续东窗事犯传 》中
,

胡迪赋诗斥贵天曹地府
,

批判天道神明
,

公然与阎君当面辩论
,

这实

际上是对现实社会君主的裹读
。 《聊斋志异》

中的《促织 》 ,

对皇帝喜好促织游戏
,

给人民

带来的深重苦难
,

作了尖锐的批判
,

与黄宗

羲在《原君》中指责封建君王 为
“

天 下 之 大

害
” ,

可谓异曲同工
。

在描写爱情婚姻的传奇

小说中
,

出现不少以
“

至情
”

感人的作品
, “

至

情
”

可以突破阴阳生死的界限
,

无视身份地位

的贵贱
,

不顾 门弟家世的高低
,

如《绿 衣 人

传》
、

《琼奴传 》
、

《唐寅 》
、

《连 城 》
、

《 秦 吉

了》等
,

就是讴歌
“

至情
”

胜
“

理
”

的好作品
。

至

于象《 老学究 》
、

《塾师密札 》等篇
,

对假道学

的讽刺
,

也是极其辛辣的
。

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崇高的精神

文明的东方古国
,

有许多传统的优秀品德
,

高

尚的情操
。

作为观念形态的道德规范
,

固然

有其阶级性和历史性
,

但是也有其继承性
。

我们应当历史地
、

具体地分析问题
,

把封建社

会末期统治阶级 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而宣扬的

伦理观念
,

与广大人民在生活实践中所遵循

的传统道德
,

区别开来
。

例如
“

富贵不能淫
,

贫
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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贱不能移
,

威武不能屈
” , “

宁为玉碎
,

不为瓦

全
” , 人穷志坚

,

拾金不昧 , 忠于爱情
,

坚贞

不渝 ,勤奋好学
、

谦虚谨懊等等
,

不正是我国

人民在长期的斗争实践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

的美德吗 ? 这些美德是我们世世代代都需要

发扬光大的
。 《聂以道》

、

《贤妻致贵 》 ,

写的都

是 日常生活的小故事
,

却表现 了两个妇女的

优秀品质
。

那个要儿子把拾得的银子送还失

主的母亲
,

那个为使丈夫挣脱牢笼而甘心忍

受痛苦的妻子
,

灵魂是多么的美好! 我们反对

封建统治者强加给妇女单方面的
“

从一而终
”

的贞烈观
,

但是我们不能不赞扬《娇红记 》中

的王娇
, 《琼奴传》中的琼奴

, 《芙蓉屏记 》中

的王氏
, 《贞烈墓记 》中的郭雄真

, 《秦娘》 中的

秦娘
。

她们身处逆境
,

在邪恶势力的逼迫下
,

敢于抗争
,

为了忠贞于爱情
,

宁死不屈
。

王

娇与申纯自由恋爱
,

私下结合
,

誓死相爱
,

但因王父迫于豪帅权要
,

将王娇许婚帅子
,

王娇不贪图富贵权势
,

以死询情
。

琼奴的未

婚夫徐若郎
,

被仇人诬陷
,

充军辽阳 ,
权豪

吴指挥垂涎琼奴姿色
,

乘机逼婚
,

琼奴对母

亲说
: “

徐门遭祸
,

本自儿身
,

脱别从人
,

背

之不义
。

且人之异于禽兽者
,

以其有诚信也
,

弃旧好而结新欢
,

是忘诚信
,

苟忘诚信
,

殆

犬最之不若
。

儿有死而 已
,

其肯为之乎 ? ”

这

是纯洁高尚的灵魂
,

也是人的尊严和真正的

价值
,

至今仍然有其深刻的教育意义
。

郭雄

真在夫陷图圈
、

父死儿幼
、

陷于绝境之时
,

不畏邪恶之徒的胁逼
,

不受伪善者的利诱
,

为救夫活子
,

投水危坐而死
,

其贞烈行为
,

也非封建道德所能概括
。

秦娘被迫陷身妓院
,

却能入污泥而不染
,

坚贞守正
,

维护人格的

尊严
,

选定意中人
,

用 自己的智慧和胆识
,

跳出了火坑
,

这充分表现了一个 女 性 的 觉

醒
。

气节情操是一种精神力量
,

不只在爱情
、

婚姻
、

友谊及 日常生活中起着积极作用
,

在

激烈的阶级斗争
、

民族斗争中
,

更具有重大

的意义
。

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

程中
,

出现过几次规模较大的民族之间的战

争
。

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洲贵族建立

的清朝
,

在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统一方面
,

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
。

但又都是通过掠夺性

的野蛮战争入主中原的
,

对国家的经济
、

文

化都造成巨大的破坏
。

在当时历史条件下
,

以汉族为主体的广大人民奋起反抗
,

完全是

正义的
、

爱国的行动
,

民族英雄 以 鲜 血 写

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
。

《江天一传 》
、

《阎

典史传》中所歌颂的民族英雄的气节
,

至今仍

然感人至深
,

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
,

将

永远激励着炎黄子孙
,

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

严
,

与一切野蛮的强暴势力斗争到底
。

任何事业都有可能成功
,

也有可能失败
,

在胜利或挫折中
,

采取什么态度
,

反映出一

个人的精神状态
、

道德修养
。

《秦淮健儿传 》

和《马伶传》 ,

从健儿和马伶这两个不同的典

型中
,

我们可以受到有益的启示
。

健儿 自恃

替力过人
,

狂妄自大
,

以为
“

世人皆不足敌 !
”

结果却被一少年所降服
。

马伶在失败中刻苦

自励
,

深入生活
,

细致地体察人 物 思 想 感

情
、

言行举止
,

从而提高了 自己的表演艺术
,

终于取得了成功
。

这说明骄傲自满是招致失

败的祸根
,

发愤努力
、

刻苦学习才是成功之

路
。

元明清时期文言小说中有关爱情
、

婚姻

题材作品的复杂现象
,

是值得探讨与思考的
。

这个带有传统性的主题与题材
,

由于时代的

特点和作家对生活的不同认识
,

呈现出各自

的丰姿异彩
。

这一时期的文言小说
,

与唐人

传奇比较
,

固然有显著差别
,

与同时代的戏

曲
、

话本相比
,

艺术趣味
、

审美观念也很不

相 同
。

在唐人传奇中
,

爱情与婚姻的悲剧
,

往往与士族婚姻制度
、

科举功名
,

有着密切

的关系
, 《霍小玉传 》

、

《莺莺传 》乃至志怪性

的《任氏传》 ,

女主角的悲剧命运
,

都与家世

有关
。

元明清时代的爱情剧
,

则很少有真正

的悲剧
。

象《西厢记》 、 《拜月亭 》
、

《墙 头 马

上 》
、

《牡丹亭 》
、

《长生殿》等著名剧本
,

都是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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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剧性的矛盾冲突中
,

引出喜剧性的结局
,

t

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已经揭示出来的矛盾
。

《长生殿 》在浓重的悲剧气氛中
,

出现月宫团

圆
,

冲淡了悲剧的实质
。

话本小说可能是由

于迎合市民的趣味
,

在爱情描写中色情谊染

较多
。

同时代的文言小说则不然
。

我们看到

了《娇红记 》
、

《爱聊传》
、

《 翠翠传》
、

《 琼 奴

传》
、

《负情侬传 》
、

《周廷章》
、

《小青传 》
、

《贞

烈墓记》
、

《睐娘》等真正的悲剧
。

真
、

善
、

美

的典型
,

在假
、

恶
、

丑势力的破坏下
,

遭到

毁灭
。

大体上有三种类型
: 一是由于邪恶力

量暂时的强大和正义者的弱小
,

在矛盾冲突

中正义者被扼杀
。

如罗爱爱
、

刘翠翠
、

琼奴
、

郭雄真的悲剧
,

在 元末兵荒马乱的年头
,

武

夫弄权
,

人民遭殃
。

苗军杨完者与张士诚部

的战争
, “

不取军士
,

大掠居民
。 · ·

” 二 (刘万

户 ) 见爱聊之姿色
,

欲逼纳之
。

爱聊以甘言给

之
,

沐浴入阁
,

以罗巾自级而死
。 ”

在强暴
、

邪恶势力的逼迫下
,

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
,

以死来保全 自己的贞操
,

这是对那个黑暗时

代的控诉
,

也正是悲剧的深刻意义
。

刘翠翠

与金定自幼同学
,

青梅竹马
,

情深义重
,

是

封建社会中少有的美满姻缘
。

而张士诚的部

将李将军 , 却把刘翠翠掠为己有
,

活活地拆

散了这一对皿爱夫妻 , 金定历尽艰难险阻
,

找到了
“

威焰赫弃
”

的李将军
,

与翠翠
“

以兄妹

之礼见于厅前
,

动问父母外
,

不能措一辞
,

但相对悲电而已
。 ”

自此内外隔绝
,

无复相见
,

先后抑郁含恨而死
。

琼奴
、
郭雄真的悲剧

,

则是在明代地方康强与黑暗吏怡相结合的情

况下必然的产物
。

暴发户
、

军官
,

为了达到

自己卑鄙的目的
,

凭借金钱权势
,

诬陷善良
,

制造了象琼奴与苔郎
、

郭堆真一家的悲剧
。

二是在封建社会末期
,

金钱对人性的腐

蚀
。

一部分士人
、

富商
,

道德沦丧
,

唯利是

图
,

见异思迁
,

或背叛
、

出卖爱情
,

或破坏

别人家庭与婚姻
。

如《负情侬传》中杜十娘的

悲剧
、

《周廷章》中的王娇鸯的悲剧 , 《 珍珠

衫》中楚中贾人的家庭悲剧基本上也属 于 这

一类
。

应该说
,

李生与杜十娘
、

周廷章与王

娇鸯
,

以及楚中贾人夫妇
,

原来都是有着真

挚的爱情的
,

其所 以产生悲剧
,

尽管有封建

家长的潜在威胁或第三者的破坏
,

但是关键

在于李生
、

周廷章
、

贾人妻对爱情的背叛
。

侏儒李生既慑于封建家长的权 威
,

又贪婪盐

商的高价收买
,

权衡利弊得失
,

屈服于市侩

的金钱和潜在的封建势力
,

而抛弃了患难相

依的杜十娘
。

王娇莺的悲剧则完全是由
一

于周

廷章的贪图财货
、

喜新厌旧的卑劣品性所造

成的
。

楚中贾人的家庭悲剧
,

既源于
“

商人重

利轻别离
”

的生活方式
,

也由于在资本主义萌

芽时期
,

传统的封建贞节观念
,
在一部分市

井妇女 中
,

失去 了约束力量
。

商人有的是钱
.

为了满足 自己的色欲
,

以金钱为手段
,

破坏

别人的家庭
,

这是伴随早期资产阶级而产生

的社会病态
。

三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祸害
。

《小青传》中

小青的悲剧
,

在于一夫多妻制的封建时代
.

侍

妾的卑践地位
。

她颖慈多才
、

风流文静
,

却

嫁给一庸俗的豪公子作妾
,

主妇悍妒
,

软禁

空闺
,

如处墓穴
,

竟在凄风苦雨中郁郁死去
。

她应该享有正常的爱情生活
,

可是冷酷的现

实却把她的一切都剥夺 了
。
《睐娘》中睐娘的

悲剧
,

则在于
“

父母之命
,

媒约之言
”

的包办

婚姻
,

一个心灵纯洁
、

富有才艺的好女子
,

却

为其姑母所欺
,

被逼与一个她所娜视的狂徒

结婚
,

备受屈辱
,

抑郁沉肩
,

含恨 自组而死
。

这确是真
、

善
、

美被假
、

恶
、

丑所毁灭的典型
。

《娇红记 》中申纯
、

王娇的爱情悲剧更为复杂
。

其初
,

受阻于父母之命
,

后又因豪帅之子
“

通

以威势
,

赂以货财
” ,

促使王父悔婚毁约
,

拆

散情深义重的爱侣
,

纯
、

娇双双拘情而死
。

导致悲剧的根源
,

仍然在于父母包办的封建

婚姻制度
。

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基本的创作

方法
,

在唐人传奇中
,

已经璐于成熟
。

元明

清时代的文言小说
,

继承了唐人传奇的传统
,

而表现在现实主义上对揭耳矛质的广泛性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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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刻性方面
,

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, 表现在浪

役主义上
,
对理想的追求更加强烈

,

更富于

幻想性
。

这两种创作方法所共有的关于艺术

典型的塑造
、

故事情节的安排
,

也具有新的

特点
。

现实主义的深刻性
,

不仅仅是揭示现实

生活中矛盾的深度的问题
,

还有真实性和典

型性的间题
。

反映现实矛盾的时候
,

应该忠

实于生活的本来面貌
,

并严格地遵循生活发

展的必然逻辑
,

而不加上或者很少有作者主

观的意愿
。

如前所论及的对爱情
、

婚姻
、

家庭

悲剧的表现
,

就是现实主义的手法
,

所描写的

悲剧性的矛盾冲突
,

是真实可信
、

具有典型意

义的
。

我们肯定《霍小玉传》
、

《莺莺传 》都是优

秀的现实主义作品
,

但就某些情节的处理来

说
,

我们觉得《负情侬传 》
、

《 周 廷章 》更真实
、

更深刻
。

桩小玉在痛斥负心人李益之后
,

含恨
一

而死
,

悲剧冲突达到了高潮
,

这一场面的描

写取得了高度的悲剧效果
。

但作者又从主观

愿望出发
,

写了李益为霍小玉丧事尽哀
,

冲淡

了矛盾的实质 , 至于霍小玉死后化厉鬼报复

李益
,

而受害者则是李益的妻妾
,

这当然是时

代的局 限性
。

《负情侬传 》对杜十娘悲剧结局

的处理和沉江场面的描写
,

显示了现实主义

艺术的深刻性
。

李生对杜十娘的爱情
,

曾经

受过考脸
,

可是在封建主义与市侩势力的双

重胁逼下
,

基露出封建社会末期执挎子弟的

软弱
、

怯播
、

虚伪
、

自私的性格
。

杜十娘识穿

了李生的卑娜
,

怒沉百宝箱
、

痛骂新安人
,

然后投江自尽
。

这种刚烈举动
,

表现 出高贵

的人格
、

爱情
,

不能用金钱交易
。

杜十娘的

形象
,

与其后《红楼梦 》中的尤三姐
,

颇为相

似
,

她们是市民阶层中在人文主义思想激发

下而觉醒起来的新型女性
。

同样
,

元植笔下

的崔莺莺
,

作为一个中世纪的悲剧性妇女形

象
,

是真实的
,

但是作者为了替张生
“

始 乱

终弃的行为辩护
,

把莺莺歪 曲为
“

不妖其身
,

必妖于人
”

的
“

妖孽
” ,

纯是主观的说教
,

背离

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
。

《周廷章》中的王娇
一

鸯
,

就其身份
、

地位
、

教养与悲剧结局来说
,

与莺莺较为近似
,

但她们的典型环境不同
,

因而性格也有着显著的差异
。

王娇鸳的性格

不象莺莺那样矜持
,

怨而不怒
,

她显得明快
、

炽热
,

敢于象火一般的爱
,

也敢于象火一般

的恨
。

在得知周廷章背约负情后
,

她怀着激

愤之情
,

利用代父发付公文的机会
,

向昊江

县令揭发了周廷章的薄伟罪责
,

然后用昔 日

定情的罗帕自组而死
。

这样处理悲剧的结局
,

是符合生活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的
。

不加任何主观说明
,

在情节发展过程中
,
自

然流露出作品的倾向性
,

这是现实主义创作

方法更为成熟的标志之一
。

社会现实与人们理想的尖锐矛盾
,

促使

文学创作中浪漫主义思潮的高涨
。

元明清 (特

别是明中叶至清康熙年间 ) 时代的戏曲
、

小

说
,

浪漫主义成为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
,

取

得了显著的成就
。

作者往往借助梦中之情
,

鬼魂之境
,

突破现实生活中礼教的侄桔
,

以

实现其理想境界
。

描写惊梦
、

离魂成就姻缘
,

描写仙妖鬼怪与人恋爱
,

原是志怪传奇的浪

漫主义传统
,

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
,

作者通

过幻想
、

虚构
、

夸张等一系列浪漫主义的艺

术手法
,

所表现的思想内容
,

更富于反封建

斗争或追求理想的精神
,

同时
,

有些作家还

从理论上进行总结
,

阐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

的特征及其妙用
。

《娇红记 》中申纯
、

王娇生时不能结为夫

妻
,

死后化为鸳鸯比翼双飞
,

这是我国古典

诗歌
、

小说中传统的浪漫主义手法
。

粗佑《剪

灯新话》 ,

有不少作品属于浪漫主义范踌
,

尤

以《绿衣人传》最为精彩动人
。

它把描写绿衣

女子与赵源生死不渝的再世姻缘
,

与揭露南

宋误国奸相贾似道的残暴
、

腐朽
,

有机地统

一起来
,

从而提高了作品的反封建意义
。

作

者笔下绿衣人的鬼魂形象
,

是美丽
、

善良
、

聪慧的
,

以生死相感之至情
,

给人以美感
,

而丝毫没有阴森恐怖的气氛
。

蔡羽《辽阳海神

传 》
,

以丰富的想象
,

离奇的情节
,

反映了资

本主义萌芽时期商人幻想搜取意外横财的心

理特征
,

可与《天方夜谭》中的某些故事媲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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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 ,

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

浪漫主义艺术的最高成就
,

它写的也是神仙

狐鬼故事
,

但描写委宛曲折
,

变幻生动
, “

出

于幻域
,

顿入人间
” ② ,

我们从《 婴宁》
、

《连

城 》
、

《梦狼 》
、

《 司文郎》
、

《席方平》等篇中
,

可

窥见其浪漫主义艺术特色之一斑
。

效法《聊斋

志异》的作品
,

如浩歌子《萤窗异草》中的《青

眉X)( 秦吉了》等篇
,

也具有同样的浪漫主义特

色
。

这些浪漫主义 的传奇体小说
,

大致有两

类主题
: 一类是关于爱情婚姻方面的

,

颂扬

纯真的至情
,

不但可以冲破现实礼教的束缚

和门第观念
,

还能够消除凡人与仙妖幽灵的

界限
,

鼓励人们
,

追求理想
,

甚至具有起死

回生的力量
。 《绿衣人传 》

、

《秋千会记 》
、

《辽

阳海神传》
、

《要宁》
、

《连城》
、

《青眉》
、

《秦吉

了》等都属于这一类
。

另一类是通过魂游地府

或幻化异类
、

动物的人格化等神奇故事
,

抨击

现实的黑暗
,

控诉人世的不平
。
《续东 窗 事

犯传》
、

《 中山狼传》
、

《梦狼》
、

《司文郎》
、

《席方

平》等是这一类的代表作
。

至于在某些 作 品

中
,

还有宣传因果报应
,

散播封建迷信的内

容
,

那是其中的糟粕
,

这和控诉现实黑暗追

求理想生活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是迥然不同

的
。

对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
,

从理论上

进行概括
、

阐述
,

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新现象
。

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在《牡丹亭》的
“

题词
”

中
,

提出了以
“

一往而 深
,

生者可以死
,

死 可 以

生
”

的至情
,

突破
“

理
”

之栓桔的浪漫主 义 创

作论
,

这自然也是适合小说创作的
。

他还在

《点校成初志序》中
,

指出了浪漫主义方法的

妙用
,

借助描写
“

奇僻荒诞
,

若灭若没
,

可喜

可愕之事
” , “

述飞仙盗绒
` · ·

…花妖木魅
,

牛鬼

蛇神
” ,

驰骋美丽的幻想
,

虚构奇异的情节
,

曲折地反映社会现实
。

袁于令在《西游记 题

词 》中论述了幻想与真实 的 艺 术 辩 证 法
:

“

文不幻不文
,

幻不极不幻
。

是知天下 极 幻

之事
,

乃极真之事 , 极幻之理
,

乃 极 真 之

理
。 ”

幻中见真
,

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重

要特征
。

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 》的
“

自序
”
中

,

更从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
,

以及自己用以抒

发
“

孤愤
”

的目的
,

作了阐述
,

借搜神谈鬼
,

极尽如痴似狂的艺术想象
,

以抒发胸中块垒
。

这说明作者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 法 的 自觉

性
,

尽管没有使用
“

浪漫主义
”

这个 词儿
,

但

从理论到创作实践上
,

都表现出这种倾向
。

-」一

I 、

小说艺术的发展趋势
,

无论是情节的安

排或形象的描绘
,

都是由粗到细的
,
故事情

节由
“

粗陈梗概
”

到
“

叙述宛转
” , 人物形象从

大笔勾画
,

到精细描奉
,

形神活现
。

唐人传

奇在艺术上已相当成熟
。

元明清文言小说
,

除了继承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外
,

还有所发展
。

这从前面所谈的创作方法问题中
,

已可看出
。

在故事情节的处理上
,

更加变化委曲
,

不落

案臼
。

如《翠翠传》
、

《琼奴传 》
、

《珍珠衫》
、

《青眉》等篇
,

叙述悲欢离合
,

曲折变幻
,

出

人意料之外
,

又在情理之中
。

象《促织》 ,

困

绕宫中向民间征索促织事
,

展开成名一家生

死得丧
、

悲喜交替的生活画面
。

对如何捉褥

促织
,

得而复失
,

成子灵魂幻化为异类
、

以及

斗促织的情景
,

写得细致入微
,

引人入胜
,

惹人悬念
。

虽然情节离奇
,

生活气息却很浓

厚
。

在人物描写上
,

作者更注意多侧面的映

衬烘托
,

并且有较多的心理刻画
,

在矛盾冲

突中
,

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
。

如前面列举的

一些悲剧性的妇女形象
,

作者不仅仅运用传

统的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
,

如通过人物

的对话
、

动作等体现性格特征
,

而且从弈棋
、

书画
、

诗词
、

歌唱等多方面的艺术活动
,

加

以渲染
,

使人物具有多种多样的真
、

善
、

美

的素质
。

作者对人物肖象的直接描写
,

虽然

着墨不多
,

但由于写性情心灵的美
,

具体细

腻
,

因而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
,

给读者留下

深刻的印象
。

例如对睐娘形象的描写
,

就侧

重于刻划内心 的美
,

写她 自幼聪慧善记
, “

长

及齿此
,

作花鸟小图
,

工刀札
,

善吟咏
。 ”

随

着情节的发展
,

作者着力描写她处污泥而不

1 1 7



染的高洁自重的品格
,

表现她与荡妇倩娘和

恶徒播生作坚决斗争的情操
,

展现在读者面

前的是一个善良
、

美丽
、

纯洁
、

高尚的少女

形象
,

后来她被倩娘的诡计所出卖
,

以至在

屈辱和悲愤中自缆而死
,

有如一枝圣洁美丽

的鲜花被腥风恶雨所摧折
,

人们深深地为之

惋惜
。

这正是这个悲剧形象的艺术感染力量
。

在选择典型事件或细节描写
,

以突出人

物性格特征方面
,

这一时期的文言小说作家
,

取褥了显著进步
。 《泰士录 》的篇幅并不长

,

而邓弼森爽
、

磊落的性格却表现得非常鲜明
,

奥秘就在于作者善于选择典型事件和细节
,

着意渲染刻画
。

从强拉萧冯两书生入娟楼共

饮的粗狂行动和四库书间难对答 如 流 的 才

学
, 以及闯入德王府上书的过程

,

他的性格

就生动地表现出来了
。

又如《连城》篇
,

通过乔

生到房为知己者连城治病的细节描写
,

深刻

地表现了乔生对爱情的至诚和忠贞
。 《婴宁 》

篇
,

抓住要宁爱笑的特点
,

通过一系列生活

细节的描绘
,

活现出她娇憨无邪
、

天真烂换

的性格
。 《阅微草堂笔记 》中的《老学究》

、

《塾

师密扎》等篇
,

从带有典型特征的生活细节描

写中
,

寥事几笔
,

就勾画 出假道学的虚伪性
。

文官小说的语言艺术风格
, 基本上有质

朴简约
、

玄谙隽永的笔记体语言
,

和清新活

泼
、

雅洁自然的传奇体语言两种
。

前者如六

朝志怪笔记小说以至清《阅徽草堂笔记》 ,

后

者如唐人传奇
、

《剪灯新话 》以至《聊奋志异 o))

就小说艺术而言
,

后者更适合描述曲折变幻

的故事情节
,

也更便于细致的刻画人物
。

代

表元明清文言小说语言艺术最高成就的
,

是

《聊斋志异 》
。

它的语言特点是
:

于精炼简洁

中
,

显其平易 自然
,

富于表现力
。

以较为浅

易流畅的文言为主
,

间或吸取一些当代的 口

语
、

理语
,

融为一体
,

格外显得形象生动
、

清新袭人
。

叙述描写的文字
,

善于就人情物态

的典型特征落笔
,

着墨不多
,

而绘形传神
,

声

态并作
,

跃然纸上
。

如《 婴宁》篇
,

描述王子

服独步南山
,

初见婴宁时的对话
,

人物的音

容笑貌
,

心理状态
、

历历如在眼前
。

蒲松龄

锻炼语言
,

是用功很深的
,

但他不喜用难字
,

表示艰深
; 不好用僻典

,

炫推渊博
。

他总是认

真地遴选最合适的
、

富有表现力的通用词语
,

来讲述故事
,

抒发情感
,

做到字字安稳
,

句

句妥贴
,

情文相生
,

自然优美
。

他穷毕生之

力
,

写作此书
。

他的文风是经过苦功磨炼之

后
,

才臻于自然平易的境界
。

他与以写小说

为余兴
,

率尔命笔的作家是不能比拟的
。

这一时期传奇文学的语言艺术
,

还有一

个特点
。

有些作家除了主要使用散文叙事抒

情以外
,

还参用诗歌词曲等文体
,

作为辅助

手段
。

这样做
,

一则可 以充分表现作家自己

文植众体的才能
,

一则可以补充表述故事主

人公的思想情感
。

如果处理得当
,

诗歌唱咏

可以济散文传情之不足
,

叙事抒情
,

相得益

彰
。

如果作者主从失衡
,

徒骋文彩
,

诗歌虽

然华艳
,

情感比较虚浮
,

读者就会觉得这些

诗词的创作
,

主要是为文而生情
,

文胜于情
,

有赘余之感
。

甚至有些地方过多地沿用陈词

滥调
,

舞文弄墨
,

不足为范
。

文言小说之所以复兴
,

除了文体兴衰的

共同规律以外
,

还有两个原因
:

一 是 在 传

统的文学样式诗文衰落
、

白话小说和戏曲兴

盛的时代
,

一部分文人雅士
,

既不热衷于传统

诗文的创作
,

又不屑于象冯梦龙那样致力于

通俗文学
,

于是 自然对
“

文备众体
”

能够充分

表现自己文学才能的文言小说
,

感到兴趣
,

加上这种文体雅俗共赏的特点
,

激励作者的

创作热情
。

二是作者或评论家
,

对传奇体小

说的社会功能
,

有了明确的认识
,

提高了创

作的自觉性
。

桩佑公然把
“

涉于语怪
,

近于诲

淫
”

的传奇小说
,

与经传相提并论
,

认为具有

重要的社会教育作用④
。

凌云翰更把
“

劝善惩

恶
,

动存鉴戒
”

的教育目的与
“

读之使人喜而

手舞足蹈
,

悲而掩卷堕泪
。 ”

⑤的艺术审美作

用结合起来
,

这就从理论上提高了传奇小说

的地位
。

注释
:

①②③ 鲁迅 《中国小说史略 .))

④粗佑《剪灯新话
·

序一 o))

⑤扭佑《剪灯新话
·

序二 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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